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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将军悼浴日函 

胡  琏 

（前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） 

《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》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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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 

赵家骧 

（前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） 

《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》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

 

新编孙子最倾心，注比十家理更精； 

早识退军能制虏，何期渡海便骑鲸。 

揭暄无命雄文在，克氏有妻大系成； 

战斗三年终复活，仁师义旅振天声。 

 

 

（注：赵家骧将军于是年 8 月 23 日金门炮战中为国捐躯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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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学永在、浴日永在 

胡耐安 

（党政学者） 

《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》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

 

这是一位史学家对一位兵学家的评价：「他宁可踽踽独行，不愿趋炎附势。」 

 

浴日的云逝，忽忽又已三周年了！ 

三年前，当我听到浴日的死耗，曾以沉痛的心情，写了一段

小文。我与浴日，既不是只一日雅故的泛泛之交，也不是由酒食

征逐或权势利用的所识；我俩的的确确是文字论交道义相期的朋

友。那，又岂是一段小文所能尽其哀思？谨再以小文一段，于浴

日的绩学力行，表达我对浴日之死的哀思，为浴日逝世三周年

祭。 

本来，评写一个人的「身价」，决不能就「财富」或「官

位」着眼；甚且其人财富的累积越多，其人官位的挣扎越高，其

人的品德，也就是其人的身价，越正恰巧是丑恶交织而成的无善

足称。老实说，写如彼其人也者，任是如何其小的小文，也难凑

合起来；固然，昧着良心用诡饰词句写谀墓文，或者差遣行事撰

褒扬令，那该得另当别论。 

我要写的我对浴日的怀念，便是我对浴日身价的评介。 

浴日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书呆子，不客气的说他是一个不折不

扣「其愚不可及也」的大傻瓜；他有大可「寅缘」官位的终南快

捷方式，他也有「受恩」私室的逢迎良机；他却还是他那「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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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色」的一套，说老实话，写不悖理性的文章，不觅求俸给以外

的「钱财」。关于类此的「愚行」，绝不是那干聪明人所敢做所

肯做所能做的，我却亲见浴日是「货真价实绝无些仔掩饰」极其

自然的做将出来。在甚多场合，我体会出浴日是「滔滔天下」的

另一个世界的人；因此，也就加深我和他的友情，「臭味相

投」，我俩常以「大傻瓜」彼此对称着。不过，浴日并不是真不

能「机巧」「险诈」，也并不是真不会「投取」「行使」；同

时，他又何尝不体味到「席丰履厚」较「妻啼子号」是别有况

味？然而，他却能「独醒」「独清」的辨别其「有所为」「有所

不为」，他宁可踽踽独行以葆持「清白」，他不愿趋炎附势以

「剽窃」富贵；老实说，他是一个有炎势可事趋附的人，他却不

屑「热中」的一顾；他惯于也许是他喜于坐冷板凳。这真是傻瓜

愚行吗？此其傻，此其愚，如果和聪明人的机巧险诈衡量一下，

孰难孰易？孰得孰失？浴日的「其傻其愚」，便是浴日的「难能

可贵」。换一个时地，我敢说浴日是不会被人目为其傻其愚的。 

就浴日来说，他所留给朋友们的，至少在我的怀念里，他那

傻瓜式的愚行，没有为财富官位损伤素行，不肯受权势威武折磨

气节的愚行，敢情比聪明人所惯使的那套「哗众邀宠」的「沽名

钓誉」的杰作，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熬炼而令聪明人自惭不如

的。我说他「其愚不可及」，却是英雄豪杰辈用尽聪明机智所难

以几及的。 

在着重「现实」的今日，聪明人能以聪明博取生前的财富和

官位的，比比皆是；并且也可以说，并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；

只要他肯「低估」自己的身价。但是。要想多「培养」，其实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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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说是「宽容」像浴日这样傻瓜愚行的人，而且要在他死后还能

找不出他生前有何悖言悖行；凡属浴日的所交所识，试一闭目凝

思，那悃愊无华的和笑面庞，那直捷了当的爽快言谈；这个大傻

瓜，可不真是凤毛麟角的不可多得？可不还永恒的留在我们的怀

念里？至少，在我，浴日所交识的一个朋友是如此的。交友宁求

其傻，素行难得其愚，其然岂然？浴日绝不是傻瓜，更未尝愚

行。「秦皇汉武今何在？」反而许许多多的「寒酸」，可不因

「立言」而名垂不朽？浴日手辑的《中国兵学大系》，手著的

《孙子兵法新研究》《孙子兵法总检讨》等，便是历万古而永在

的立言。若然，兵学永在，浴日永在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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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友李浴日先生的生平 

刘闻祖 

（军事学者） 

《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》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

 

浴日先生「茍生于曾左诸人之时，则亦曾左也。」 

 

我国兵学几、忽、幽、暗，其莫测之变实远出于西方之上，

非具有超绝之禀者，即无由得窥其奥，故习之者，大抵多属于文

人；椎鲁之士，绛灌之徒，绝无与焉。 

自唐以后，名虽文武分途，然流风所及，深研兵学者，仍以

文人为多，故一遇国家艰难之会，能挺身而出，以捍其大难者，

皆此辈也。唐之前，固无论矣，唐之后，如宋之文文山、明之史

阁部，乃其尤也。逮清末造，遗风未泯，红羊之刼，仍得曾左诸

人，出而支其残局，以建中兴之业，不知者，当以为俱出偶然，

又岂知其实有自耶？ 

其后庚子改制，尽仿西方，原有武经，悉尘高阁。益以西方

兵学，肤浅易明，凡具常禀者类能习之，无待于高度智慧之文

人，且新制限定，非其正式兵科出身者，不得与于军事，于是文

人始不再习兵事，而中国兵学乃益晦。 

能以文人而仍肯究心兵学者，五十年来，实不多觏，有之，

只有吾亡友李浴日先生一人而已。先生目击国势凌夷，更慨叹于

中国兵学之不振，故东返以后，乃尽弃其所学，而专心致志于兵

学，并用哲学之科学方法，以作新之研究，故能推陈出新，直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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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源，所谓探骊得珠者，吾于先生乃见之；其所著《孙子兵法新

研究》一书，尤能震骇一时，称名著焉！ 

予初知先生于抗战期间，是时先生为期坚定国人对抗战之信

念，并欲发扬民族固有兵学，乃以一人之力，创办《世界兵学》

月刊于大后方，以从事其鼓吹，论者谓其在当时对国家之贡献，

实不亚于在前方喋血奋战之数百万大军，即此，以足觇其影响之

大矣。时予因置身兵间，淅米炊矛，昕夕未暇，至其约稿，屡无

以应，未几北调，音讯复绝，惟时于风檐落月间，一想见其颜色

而已，后先生于抗战终结，在虎丘创建孙亭，而予亦正返回沪

上，但咫尺云山，仍悭一面，实未与其盛也。 

直至四十年春，始以偶然机会得会先生于台北，攀荆道故，

共幸健存，予见先生之意气，固犹昔也，其对反共必成之信心，

亦与过去对抗日信心同其坚定。闻其在前一时期，正值美国对我

发表其「白皮书」之际，台湾人心之浮动，几使政府亦感难于应

付，而先生却于其时在报上公开发表其「海峡终可守」、「外援

终必至」之有力断语，事后事实果卒如先生之言，自是先生之一

言一论，更为朝野所信服。 

又某次予与先生共论当前局势，予认为「建设台湾，反攻大

陆」固为当前不易之决策，但建设非短时可致，由建设而进入反

攻，如时间距离过长，在反攻期前，即应另有足以鼓舞人心之表

现，否则，决无法使目前之人心士气，获永远之维持。而先生对

此问题，似未经思索，即提出其「不断反攻」、「不断突击」之

答案。予初聆其言，犹以为是军事上宣传口号耳，继而细加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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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，始发觉其对策之正确，非平日对此具有真知者，实不能道

也。 

先生在台，初为革命实践学院主编对外性之《实践》什志，

继为金门防卫部主办《战斗》月刊，前者旨在振奋国人之反共意

识，后者则在灌输将士之革命战术思想，今日军民战志得有如是

高强者，即不尽归功于先生，而先生之功巳不可泯矣。 

先生除尽瘁于鼓吹反共外，更肆力于重建中国之兵学，在南

京时曾准备着手编订其久已计划之《中国兵学大系》，并准备在

台恢复其在重庆之「中国兵学作者联谊会」，且曾以此二事就商

于予，予以其所志甚大，且欲早促其成，故允对其主编之《战

斗》，暂分其劳，又岂知其竟赉志以殁耶？今幸《中国兵学大

系》一书，已有其夫人赖瑶芝为之完成，至其筹复「兵学作者协

会」一愿，则正不知要俟何日矣！ 

本八月之七日，即为先生逝世之三周年纪念，其夫人欲予为

文以略述其生平，以予知先生深也。然先生实文人也，今我国文

人既皆以知兵为讳，而先生则不但知之，且由致力焉，是则吾莫

如之何也！犹忆当其殁时，有人慨惜先生，谓先生茍生于曾左诸

人之时，则先生亦曾左也；予则申其说曰：「若曾左生于先生之

日，则曾左未必肯为先生矣！」呜呼！此先生之所以为先生欤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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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浴日先生与心理作战 

马璧 

（前政工干校系主任） 

《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》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

 

「不休不眠从事心理作战术之倡导。」 

 

我们当前反共抗俄的革命大业，不仅是一场剧烈的军事战

争，而且是一场重要的心理战争。因为军事战争，是物质力量的

搏斗，而心理战争，则是精神力量的搏斗。并且精神力量是支配

物质力量、运用物质力量的惟一要素。我们如果能在心理战争方

面发挥其高度的精神力量，则军事战争便可稳操胜券了。 

总统  蒋公是特别重视心理作战的。他在「政治作战的要领」

训词中曾说：「心理作战演进至今，不但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

问，而且亦是人人应该知道应用的常识。尤其是在今日反共革命

战争之中，由于敌人奸匪的狡诈百出，无恶不作，故心理作战的

重要性，真是与时俱进，有增靡已。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今后反攻

复国战争的成败利钝，实系于我们今日对匪心理作战的功效如何

来决定。」从这段训词中，就可以体会出心理作战在当前反共抗

俄革命战争中使有其决定性了。 

李浴日先生生前曾极力强调过心理作战的重要。当民国三十

六年的时候，李先生曾任国防部新闻局第二处副处长，我那时也

在第二处担任编译专员，因为另一位副处长成君盛昌曾因公差去

北平，我奉派在副处长办公室暂代成君处理公文，便和李先生日

夕相处。其时，李先生专负心战研究、设计及拟订有关心战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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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之责。他不休不眠地从事心理作战战术之倡导，极获当时新

闻局邓局长文仪之赏识。 

当时新闻局第二处办公室楼上曾设置心理作战沙盘一具。沙

盘中标示怎样配合军事作战区掷传单、贴标语及安排喊话位置、

装置扩音器材等。此外并设计许多传递宣传的工具，如利用风

筝、浮筒、孔明灯等散放有关心理作战的文字，真是费尽了心

血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曾在南京市郊区举行了大规模的心理作战演

习，那次有关心战演习的准备和部署，都是李先生一人主持的。

演习的结果很成功，邓局长对他更是奖誉有加。 

当时最遗憾的是：许多人还不重视心理作战，认为心理作战

并无补于军事作战。即以当时主管心战的第二处来说，就有不少

的同事背着李先生揶揄，他们不时站在心战沙盘四周，指着装有

宣传品的鞭炮、风筝、浮筒，说是小孩子的玩意。并且认为几句

口号、标语对朱毛匪徒不会有什么影响。我听了这些话，当然很

为李先生抱不平，我是最懂得心理作战的重要的。可是我也不好

为李先生辩护，并且在事实上又不能说服他们。 

尤其是当时的美军顾问们更不了解心战工作的重要，他们曾

极力主张把当时新闻局的第二处改为新闻发布中心，认为军事新

闻的发布才是重要的，心理作战并不重要。李先生苦心孤诣，满

腔热忱，在顾问先生的心目中却认为是无关宏旨。李先生虽然无

法向顾问先生说明，即使有所说明，也不能使他们谅解，可是他

还是尽他个人的努力，对有关心战的理论与实际，作进一步的研

究。这种精神，的确是值得钦佩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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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六年一个初秋的黄昏，同事们大家都下班了，只有李先

生还忙着在办公桌前看匪情资料。我这天也因为要处理一件比较

重要的公文，还没有下班。我们同是一个办公室，我当时把眼光

打量李先生的面孔，发现他似乎感到烦闷。我对他说：「副座：

这些日子是不是比较忙一点？可不要忙坏了身体啊！」他立刻显

出很勉强的笑容答复我：「并不怎么忙，不过有许多问题使我烦

得很。」说着又恢复了不耐烦的神情。 

「是一些什么问题呢？可不可以告诉我！」我这样问他。他

说：「从前方得来的资料，共匪的喊话和散发的宣传品，虽然只

有短短的几句，可是淆乱是非，颠倒黑白，对士气的影响太大

了。他们的甜言蜜语，且可以使士兵着魔，他们的血口喷人，又

可以使我们气破肚皮。那些个鬼话，真使人太伤脑筋了。我们平

时没有好好地做『心防』工作，没有明白告诉士兵为谁而战，为

何而战，临到上火线，便被朱毛匪徒的『阵前喊话』搞得胡涂起

来，我为了这个问题累得纳闷。」 

我听了他的话，也感到很不安。我说：「心理作战太重要

了！副座这些日子，都是为了心战工作操劳，今后只要我们能向

这方面去努力，一定可以慢慢地补救过来。不过，我还有一点意

见：我觉得心理作战的守势固然重要，攻势也不可忽视。古人

云：『攻心为上』，这句活是很有道理的。关于共匪怎样祸国殃

民，怎样用甜言蜜语欺骗老百姓，实在应该使匪军士兵明白知

道，才可以瓦解他们，消灭他们。」 

我说到这里，他感到高兴了。他说：「你的见解很不错。心

理作战时应该把『心防』和『攻心』同时兼顾的。有了『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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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』，才可以『众志成城』，才不怕共匪胡说八道进行心理上的

渗透与分化的把戏。能够『攻心』，才可以击中共匪心理上的要

害，才可以使他们分崩离析，以至于覆灭。不过这种工作的重

要，了解的人太少了，少数人的力量是不容易收效的。」 

这次的谈话，是怎样结束的，我记不清楚了。光阴过的真

快，一幌便是十一年。而且李先生去世也已三年了。回忆起来，

我个人实有不胜今昔之感。 

我又记得在来台之初，李先生正主编《实践》月刊。我们见

面时，我便先问李先生是不是仍打算做些对敌心理作战的理论与

实际的工作。当时李先生表示没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和适当的机

会。因为他是我国有名的兵学专家，他打算重新整理他过去所有

关于兵学的著作。我想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，他却劝我从

心里作战的理论与实际方面去努力，并约我给《实践》写一点关

于这方面的文章。我当时曾写了《反攻大陆与政治战》一文，强

调心理作战的重要。我个人虽然那么呐喊，但并没有丝毫影响。 

本来，心理作战一事，  总统很早就非常重视。他在民国二十

四年六月成都行辕讲「剿匪与整军之要道」时，曾说：「大家应

当特别注意的，就是所谓：『攻心为上，攻城次之。』这不仅剿

匪为然，一切的战争都是一样。我们必须要将敌人的心理制服，

使他精神上感到劣势，未到开战之时，早已被我们完全压倒，这

样，他就是怎么多的兵，也没有用，我们可以拿少数的部队很容

易的将他消灭。我们要攻克敌人的心，便先要增强自己的心；要

压倒敌人的精神，便先要提高自己的精神。所以强化兵心，振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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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气，是我们一般将领用兵制胜第一要紧的本领。」从这段训词

看，便老早指示我们攻心和心防的原则了。 

最近几年来，美国方面对心理作战也非常重视。《美军心理

作战教范》一书，便是他们具体的典范。该项教范曾提示：「实

施心理作战时，其用以说服敌人之宣传内容，必有其一定之理论

线索。将此理论线索归纳成为简单的论题、论点或词句，是为心

理作战之宣传主题。此项主题的作用，一面在藉以了解心理作战

之任务，一面在赖以达成心理作战之任务」。该书并指出一个优

良的宣传主题，必须具备：（一）适合政略战略；（二）适合当

时敌情；（三）适合敌人心理。由此即可见美军一反过去忽视心

理作战的态度，转而为重视心理作战了。 

可惜李先生去世太早了一点，要是他现在还健在的话，对心

理作战的工作，也许会重新鼓起勇气来干一番的。最近我从某军

事学校接受为时六个月的政治作战训练。所谓政治作战，实以心

理作战为其最重要的工具，也就是说，心理作战是政治作战的中

心问题。当我结业的时候，李夫人赖瑶芝女士来函索取浴日先生

逝世三周年纪念文字，便写了这篇短文，就教于李夫人，并以之

纪念李先生。 

写到这里，我不能不表示敬佩李夫人。因为李夫人在李先生

去世后，不仅善抚遗孤，而且又把李先生生前的遗着，全部问

世。就是李先生生前筹印未成的《中国兵学大系》，李夫人现已

将它印出，真是难能可贵了。李先生在天有灵，是会含笑欣慰

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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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记忆中的李浴日先生 

魏希文 

（前国防部新闻局教育专员） 

《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》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

 

「一生是尽力兵学研究的人。」 

 

李浴日兄永远安息在天堂了，但他的为文化事业而努力的精

神却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。当我看到《战斗》月刊复刊，当我知

道他的夫人赖瑶芝女士为复刊而工作的情形，令我非常感动，我

想浴日兄在天堂也会含笑吧！ 

现当浴日兄逝世三周年之际，我想写下一点我对他的认识。

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同一个兴趣而结识起来的：那是抗战胜利以

后，我在南京中山东路开了一家书店，他也在我附近不远的一条

街上有一家书店，其实这都是我们自找麻烦，一则我们都不懂做

生意，因之我们许多想法都非常天真；再则我们用在书店里的时

间不多，只是抱了一个理想去做，许多事务上的事情都是假手于

人的，因之在经营上并不成功，好在我们并没有想在这上面赚

钱，只求其能维持就很满足。 

当然我们并没有很顺利的维持下来。但他挣扎奋闘的精神比

我好，那时他正办着《世界兵学》杂志，他正在计划着一套世界

兵学丛书，其中大概以《中国兵学大系》为主要。他每次见到

我，就谈他这些计划。我每次到他家里去，也总看见他忙着整理

他的资料，那种苦干的精神非常可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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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他办刊物，是他唱独角戏的。他的太太便是他唯一的

助手，大概登账发行都是他太太一手包办的。有一次我非常感

动，那是很炎热的一个夏天下午，凑巧在我门前遇见他，他挟着

一个很厚重的皮包，满头是汗匆匆地同我打个招呼，说他要到几

家书店去看看。我当然明白他是送书去和结账的。一个整日用思

想去写作的人，却还担任了一个送书的工役所为的工作，我看见

他在火伞下沉重地走去的背影，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怆。 

后来我们谈到怎样筹建一个孙子纪念亭，他邀我做一个发起

人，自然我是赞成的，我记得那本簿子上有他写的缘起，也有不

少人都签了名，而推为筹备人的有杨昌言、柯远芬、彭战存、齐

廉、徐森、陈纵材、高植明、方涤霞和本人等。而为这件事日夜 

奔走的便是李浴日兄了。 

我记得开过好多次筹备会，有几次是在晚上，因为大家白天

忙着本身的工作，可是晚上在他家里一谈，往往谈兴大发，孙子

纪念亭的事谈得越多，他的困难和忙碌也就越大，而他是乐意接

受这份工作的，因之他跑过好几次苏州。有一次是三十六年秋

天，他邀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，他那胖胖的身躯，夹着一个装满

筹建孙子纪念堂的计划和数据的皮包，东奔西走那是一种极其诚

挚的热情支持他，也可以看出他对孙子至高的崇敬心情。以后我

去各地，他仍然是忙于这件工作。在南京沦陷后，我就彼此消息

断绝。 

后来，我们在台湾见面，老友相见格外亲切。他第一件告诉

我的事便是苏州孙子亭筹建的经过，他在书堆里找出一篇他写的

〈苏州虎丘孙子纪念亭追记〉给我看，孙子纪念亭改建孙子纪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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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已完成。但在战乱炮火中，浴日兄所花的心血精力和时间，尤

以孙子十三篇全文石刻，由苏州国学巨子汪东先生书就，钱荣初

先生刻石，惜尚未能移建碑旁，而苏州已弃守。（此石刻据李浴

日先生文中述及已埋藏地下。）将来反攻之日，浴日兄这一遗志

是应该由他的朋友来完成的。 

他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，就致力于《孙子兵法》的研究，其

著作有《孙子兵法新研究》、《孙子兵法总检讨》以及《克劳塞

维慈战争论纲要》、《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》、《兵学随笔》、

《决胜丛书》等。他一生可说是尽力兵学研究的人，他搜集了二

千余年来固有的兵书精华数十种编辑《中国兵学大系》，并拟与

诸兵学作者共同注释后出版，惜尚未完成，他便在四十四年夏病

逝台湾，这实在是我国兵学界重大的损失。 

他的生活简朴，如果在街上看见他，总是夹着一个皮包踽踽

步行的。也许他用脑过度，早年就看见他两鬓白发，到台湾来他

的白发似乎更多了。他显然欢喜用思想，我发现他随时都沉浸在

一种思考中。 

现在他的夫人赖瑶芝女士继承他的遗志，把五千余页的《中

国兵学大系》印出来，这实在是一部现代军人应人手一册的大宝

典。李浴日兄在天之灵当可安息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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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林怀故 

——忆与李浴日先生夜话孙子哲学 

林   夏 

（哲学学者） 

《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》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

 

一位兵学界批评李浴日说：「不愧为是位孙子专家。」 

 

约莫是在三年前的夏天，一个月白风清的晚上，我独自在街

头踯躅了一阵，信步沿着小溪走向竹林深处——李浴日先生的

家。恰巧碰见他刚从市区归来，「知心人到话投机」，于时，我

便自然而然地跟着到他家里。「月下好乘凉」，他说；因此我们

便在他辟有个小花园的院地里，斟茗屈膝地畅谈起来了！ 

首先，李先生找着个话题问我：「听说你近来在研究步枪弹

道，还牵引到哲学和兵学上的问题，新颖有趣。现在请你说说内

容重点，最好写成一篇专题稿子，用充我的《战斗》阵容！」 

「啊！这原不过是我偶然的想定。我因一时发现哲学的路程

碑经由形式走到辩证逻辑的阶段（由静止的个体转变到动变的全

体）时，步枪的制造也由光滑的枪膛改进到有螺旋式之来复线的

枪膛了；同时也注意到过去所未注意到的反着力，而加宽了枪托

底板的面积。就这两点步枪制造划时代的改进，很像充分说明了

当时哲学思想的跃进。这属意曲线运动和反着力之辩证逻辑的思

维，该是当年孙子还没有考虑到的吧？」我很得意似地描述；而

且还补充两句有力的考据：「辩证逻辑体系，完成于黑格尔，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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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枪由毛瑟改造成功，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德国人，可见武器也是

依附于哲学思想的演进而进化的呢！」 

李先生听我说完了，他沉默了一会，很幽默地说：「孙子赢

有古今中外军事哲学大家的盛誉，如果连相当老子说的『正言若

反』，『反者道之动』那种对演法的辩证逻辑还会不懂，那这也

并不是孙子不够高明，而是一般崇拜孙子学术的人太幼稚，可是

我却相信孙子是不会不懂的。」 

「你是涉猎《孙子》有素，那末就请你关于这点，费神指

教！」我像很尴尬似地回答。 

李先生接着满脸笑容，很谦逊地细声说：「谈不上指教，我

们不妨就他的兵法客观地来分析。首先我们看〈兵势〉篇的『凡

战者以正合，以奇胜。……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

也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哉？』和〈军争〉篇的

『以分合为变』。就里所谓『奇』与『分』，还不就是指

『反』？这不分明就是黑格尔那种『三级式』（正反合）的辩证

思维吗？不仅此，他在〈军形〉篇又说：『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

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；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』这意思，表面

上是『知己知彼』的张本，实质上，要确定在己的不可胜，和在

敌的可胜，这是可以不经过正反两面之考虑与分析而能妄下决定

的吗？所以同篇又说：『故善战者，先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

之败也。』而且在〈九变〉篇还重复地说：『故用兵之法，无恃

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。』关

于这点，记得蒋总统在《组织的原理和功效》上，解说『辩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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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之于思维方法』一段，还是取材于孙子这点精神作例证的

呢！」 

李先生这段考证，本很确切，论理我不应再噜唆了，但我偏

有心为难他，索性把话题牵涉到见仁见智的学案上去发问，因此

我说：「尊见固很切题，但在我听来，总觉得你像受了孙子洗礼

似的，尽量把这位古装军人描绘成一位摩登军事哲学家。如此，

我得请教：中国哲学在宋明时代已分朱、陆两派、那末，孙子的

哲学史属于那一派呢？同时，近世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倡行以

来，过去的绝对论已经改观，你总难否认孙子的思想不因此受到

影响了吧？」 

此刻，李先生在聚精汇神地注视我，听我说到于里，他很快

地便接着说：「这也许是你个人主观的想象，觉得二千多年以前

的古人，一定是不合时宜了！我很冒失地请问你，你这时候是否

存在推翻孙子学术的心理？为着我听你提出朱陆之争的课题，设

想无论孙子近朱近陆，都容有方便你攻击的余地，而且还暗示在

相对论的视角下，一切都丧失了绝对的意义，是不是呢？」 

我看李先生那样一本正经地起劲，我只好应声「不敢。」 

李先生接着又以诙谐的口吻说：「就算你是在存心和古人作

对吧！可是我很担心你，毕竟还是自找麻烦。我认为孙子的理则

思维是：似朱非朱，似陆非陆。何以呢？朱晦庵讲心外求理，即

求理于天地万物，故主格物于致知；陆象山讲心内求理，即求理

于吾心，故主致知在格物。前者相当归纳法，后者相当演绎法。

就因各持门风，各是己是，因此乃有鹅湖之辩的争执。成为中国

于哲学思想上八百年来无可厚薄的公案。其实，他二人只在对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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庸『尊德性而道问学』句，于文字的训解不同的争执而已。实际

上，这场舌战在孙子看来，简直是件多余的事。为着和解的成

立，很难专凭客观或主观单方面的见解来定论，必须汇集主客双

方的看法为之统观，才能发现事物真理之所在。该有孔子那种

『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；我扣其两端而竭焉』的风格，才配

以语高明。在孙子则于〈谋攻〉篇说：『知己知彼，百战不

殆。』于〈地形〉篇说：『知彼知己，胜乃不殆；知天知地，胜

乃可全。』这种知彼知己的工夫，和可以拏孔子的『忠恕之道』

来形容。这和西洋康德的『范畴』，若合符节。如或问以『认识

的主体，如何能与彼认识的客体发生关系呢？』康德的答复是

『客观世界皆由悟性之先天的形式（即范畴）之制约而成立。为

着由时空的形式所与的表象皆杂多而不统一，自有悟性乃得统一

而生认识。』这和《中庸》的『致曲之道』同，与孙子求知彼己

的统观法亦无异。至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如果你同意以『天』

作时间，『地』作空间之表象，那末观于上文的『知天知地，胜

乃可全』，大概你将不会因爱氏的学术问世之后，便把孙子否定

看成一位落伍者了吧？」 

李先生这篇论调，本可以结束我的发问，而且我对他于哲学

的造诣，也很钦佩；就因为觉得：他既饱有蕴蓄，我却正好藉此

钩箝，抛砖引玉地再作进一步登峰造极地发抒其费隐。于是我再

有意地刺激他一声说：「凭『知天知地』几个字，便肯定孙子思

想可以包括相对论，这你也未免徇情，对孙子近于謟谀了吧!」 

果然，李先生经我这一激忤，便无法沉着而竟滔滔不绝地大

发议论了。他说：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并没有什么微妙难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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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秘性，他只不过将世有各种事物能力等，简化成几个基本的东

西，如空间、时间、质能和重力而已。如他于《相对论特别学

说》中说：『物质实际上只是能的凝结，彼此所不同的，仅为暂

时的形态。』并且说明空间和时间不能看成物种分开的东西。这

在思想学术上奠立了科学的动变逻辑的基础；所谓相对论还不就

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范畴罢了。我们再看孙子于〈始计〉篇说：

『经之以五事：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』

与『较之以计，而索其情，曰：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

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』这和爱氏之

着重于时、空、质、能与重力和比较，还有什么两样？至于动变

逻辑只消看孙子在〈兵势〉篇的『故善战者，求之于势，不贵于

人，故能择人而任势。』〈虚实〉篇的『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

意。』〈九地〉篇的『易其事，革其谋，使人无识，易其居，迂

其途，使人不得虑。』及于〈兵势〉篇：五声之变，五色之变，

五味之变，奇正相生等所发挥变化原理的致极，如果你能深致领

悟其阴阳捭阖的道理，我想至少你不再把孙子看作时代的残余，

说不定你还会觉得现代李德哈达的间接路线、约米尼的战争艺

术，甚至俄共引为秘诀的退却战术，都不过是孙子唾余啊！」 

李先生说到这里，显得有点替孙子抱不平似的光火了。在我

内心，觉得他这种「择善固执」和卫护国粹的坚毅意志，使人肃

然起敬。同时也着实意识到「同君一夜话，胜读十年书」而美不

胜收了！因此我便率直坦白地道声：「了不起！你毕竟不愧为是

位孙子专家兵学泰斗！孙子经你这番阐扬简直等于复活了！」我

们谈到这里，觉得远近万籁无声，知已夜深，我便起身告辞；但

想不到李先生还毫无倦容很兴奋地一把拖住我说：「还早呢！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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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谈吧！还有孙子存全、治气与贵因的理则在兵学上占极重要的

地位，也是很值得研究的，我还想索性和你谈个痛快。」 

「再谈，快要天亮了！下次再来领教吧！」 

我一面站了起来这样说。 

李先生不便勉强，终于带着欣犹未已的神情送我出了大门，

彼此道声再见，便握手告别了！ 

过了几天，我想起孙子的存全、治气和贵因的功夫，觉得着

实值得再去讨教一番，便怀着一股新希望再到竹林深处去造访李

先生。一阵扑喙，出来开门的，不是李先生，而是李太太。带着

满脸忧容眼腔泪湿的李太太，她一看见我，便哭啜着说：「李先

生前天去世了！」「哑呀！」记得当时我只这样大叫了一声之

后，便觉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！后来我怎样回来的，此刻便怎也

想不起来。只记取当时脑海里浮现着两句唐诗：「寂寞江山摇落

处，怜君何事到天涯！」此情此景眨眼已是三年！现在检读李先

生的生前撰着，想见其人，曷胜依依！爰特回忆此最后一次夜谈

讨教各节，恭录如右，聊申仰止！又从而颂曰：「奇才秉笔春秋

义，兵学遗书天地心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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